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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春节，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
——读《印象春节：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

□ 刘小兵

瑞兔辞旧岁，祥龙迎新春。翻开案
头上的这本《印象春节：文学大家谈中国
传统节日》，宛如推开了一扇亮丽的窗
口，那年、那人、那事纷至沓来，寄寓着别
样的文化情怀，从众多文学大家的倾情
书写中，热切展现着传统节日——春节
的亘古魅力。

春节，由祭祀和祈愿开始，其象征意
味随着时间和时代不断加深而丰富，它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悠久、文化韵意
最为深厚的节日。千百年来，只要一提
起春节，便会唤起全民族共同的记忆，因
为在亿万炎黄子孙心目中，春节不但是
一个温暖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儿女心
心念念的“精神家园”。文学大家们更是
如此，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描摹的场
景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春节的礼赞和
情意却是相通的。书中字字珠玑，无不
洋溢着喜庆和热烈，由衷地表达着对佳
节、对故园、对传统文化的钦慕。全书共
收录了 26 位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骏马奖获得者的 28 篇作品，
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对春节、对年
俗礼义的深刻理解。品读这些意味隽永
的文字，读者能够一窥中国节庆的斑斓
多姿。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笔
下，春节是个极具仪式感的节日。每年
只要一进入到腊月，小孩子们就会掰着
指头数着日子，盼着年的来到。而到除
夕的下午，女娃通常会跟着母亲守在家

里包饺子，男娃则会跟着父亲去给祖先
上坟。上坟回来，一家人又会摆起香炉，
燃起高香，站在故人的画像前，为逝去的
先祖祭祀敬拜。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
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
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
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
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由此可见，孝
文化和年文化交织下的春节，为传统中
国年赋予了何等丰饶的意蓄。

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看
来，春节固然是个温情的节日，但不同的
时代却又充盈着不同的年味。以往的
年，喧腾热闹，它是家家户户道道美食的
诱惑，是孩童们收到一沓沓压岁钱时的
欢喜莫名。而现在的年，却平白多了几
分行色匆匆。“一路狂奔，一抬头就是年，
时间完全失去了该有的概念。没有了时
间感，就没有了仪式感，没有了时间，年
味似乎就跟着‘淡’了。”书中，就如何找
回“年味”，徐则臣表达了一己之见。他
认为，重新发现时间的自然属性是必要
的路径之一。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埋头
赶路之时，还要懂得抬头看天。简言之，
就是在岁月的更替中，除了要且行且珍
惜之外，人们还得学会正确处理好人与
自然间的关系。

书中，作家宁肯从生活中悉心采撷
着有关“年”的温暖记忆，并用朴实真切
的语言，精心描摹着此去经年在京城过
年的场景：曲折迂回的小胡同里，远远

传来小贩们“芝麻糊——”的吆喝声；热
闹纷繁的王府井大街，不时飘送着冰糖
葫芦的甜香；庄重古朴的地坛，处处飞
扬着逛庙会的欢歌笑语……那些穿过
时光隧道的今昔对比，不断堆叠着有关
春节的记忆。作者为此点评说，无论是
生活在城市、乡村，还是富裕、贫困，大
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中国的节日特
别是春节，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便是——温情弥漫。这或许是春节
能走出国门，不但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
欢度的节日，也能被定为联合国假日的
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作家徐贵祥、乔叶、陆春祥、沈
念，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斯诺等，都
在书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表达出对中
国众多节日尤其是春节的倾情仰慕，充
分彰显出文学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
爱。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中国
广阔的地域和不同的风俗，让春节这个
传统节日有着南北差异，但它作为一种
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已经深入触及每
一个中国人的精神骨髓。作家们极富个
性和创意的独特表达，给予人们曼妙新
奇的感受，也由此引发出人们对最美中
国年更多的思考。

春节，是全民族的一场狂欢，也是一
次虔诚的文化皈依。《印象春节：文学大
家谈中国传统节日》开启了一幕幕纸上
的视觉盛宴，让读者一次次沉醉于中国
年的馥郁芬芳之中。

每一片乡愁
都是温情的告白

□ 周文权

在异乡行走，我已准备好
白发三千，面朝故乡
一些久远的事物，在时光里
长出了花朵，从稻麦地里
山岗上落日黄昏，村庄
一缕缕袅袅炊烟中……

此刻，夕光拉长了背影
滨江大道的尽头，吹过故乡的
风吹过我。山水的声音
泥土的新鲜，一些腊月的
讯息，正在深冬的枝头
开出万顷热爱

弯腰的刹那，向遥远的故土
叩拜，向所有带露的稼禾
挺拔的草木……致敬
多好啊！我这只卷缩在城市
边缘的候鸟，至少可以
敞开心扉，偶尔发出的几声啼鸣
每一声都把中年的惆怅
叫得有型有款

现在，我在远方种诗
抬头或低头，总有一条小径
敞亮在心间，不论宽窄
源头温暖。诗行丈量的步履
弯了又直，每一步都经历
一种沧桑之美

但我知道，它们是回归
家园的必经之路，我的每一次
心跳，都被一片乡愁蕴藏着
脸上这些有来历的皱纹
烙印着二十四节气的秘密
父亲赶着雨水或花期
在田间，一寸一寸抵达的
一粒粒粮食的光芒

书香政协书香政协

腊梅花香得人忽略不计时，年就来
了。妈妈为我准备的传统香肠从不迟到。

想想在异乡的十几年，冰箱里从来
不缺香肠，又从来都不是自己做的。每
每看到忙着准备腊肉香肠的人们，我的
气定神闲里总有一丝隐藏的得意——
妈妈老早就为我备足了，任由我撒娇当
宝，在这件事上四体不勤。

实际上，我都好多年没见过家乡晾
晒香肠的壮观景象了。记忆里一到腊
月，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都会有那么几天
比赛似的挂满腊肉香肠，墙上、树上、晾
衣绳上……妈妈心细，不同口味的香肠
系的绳子颜色不同，避免风干以后不好
辨认，于是我家的晾晒看起来总是花花
绿绿的，可以说是活色生香了。

物质贫乏直接导致人的“馋”，小孩
子更是不加掩饰。就连我这个一向不
爱吃肉食的人都要凑凑热闹，在妈妈灌
香肠时“一不小心”弄坏点肠衣，那么拌
了佐料的肉自然就会多出来一些，及时
成为我们兄妹的盘中餐……

长大了，离开家乡，某次回去吃年
夜饭时说起关于香肠的趣事，坦白小时
候的顽劣，妈妈才笑着说，早就知道你

们几个玩的小把戏，当年没戳穿而已。
那时确实条件不够好，哪像现在，想吃
什么一年四季都有，随时可以买……

那不一样，那些随时都能买的和你
做的味道都不一样，没法比。我打断妈
妈的话，怕她又陷入回忆，陷入她的内
疚之中——总在遗憾没有好吃好喝将
我们几个养大，瘦小的我总让她揪心。
今年多装点香肠给我——这句话很灵，
妈妈一下子就高兴了：好，好，放冰箱里
不会坏，想吃了就拿出来煮，方便。

此时我的思绪已如水生植物般，安
静地寄生于冥想之中……

妈妈灌香肠之前，检查肠衣会将其
吹得滚圆看有无破损，然后复原，不疾
不徐装肉，干瘪的肠衣经过妈妈的手之
后变得饱满丰盈。我很长时间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香肠拴成一节一节的，等到
磕磕绊绊一路走过，有了自己的答案：
父母对孩子一气呵成的爱，敌不过岁月
的裁剪哦！我何尝不是在打一个结、解
一个结的循环往复里，消化肠胃可能滋
生的厌倦？

妈妈晾晒香肠，是绝对要防露湿雾
重的。妈妈收进晒出一点不嫌麻烦，就

是不要阴霾之气沾在她为儿女准备的
吃食里。我也由着她折腾，电话里听得
出来她乐此不疲——年月流去，白发老
去，那些牵挂与期待总要有载体。储存
在我冰箱里的香肠，浸了父母的爱，不
过期，不变质。想家时，解开一个细细
的结，忆起一件有趣的事，这光阴，就变
得明亮和温暖了。

偶有朋友来家吃饭，尝了香肠，对
我每年享受的这待遇恨得牙痒痒，其实
是 为 我 开 心—— 一 年 四 季 都 有“ 妈 妈
菜”吃，看不宠坏你！怎么会？我怎么
会忘却那些过往的日子，我的出身和履
历在那里明摆着的，我想要的，不过是
故乡之味——在异乡，在梦里，能闻到
熟悉的芬芳。就算有悲伤的果实也熟
透了，入乡即化。一个戴着墨镜和面具
回到故乡的人是不道德的，我甘愿退回
柴米油盐里和故乡话家常。

我一点不小气，妈妈为我准备的东
西却不愿轻易送人——食物封存的记
忆里有弹性，连着故乡，连着家，那些结
拴住了漂泊，拴出了惦记。风干之后的
香肠细细长长的，我用时间之水生命之
火煮沸，流年里的乡味便氤氲开了。

结绳记事话香肠
□ 张凤鸣

许久未见的老程从天津回到老街，
准备在这里过春节。

刚回来的几天，我一直陪着他在老
街巷子里兜兜转转。这个在大都市的游
子，在巷子里轻抚老墙老砖，怔怔地望着
巷子里那家 50 多年历史的铁匠铺子里腾
起熊熊炉火，听着捶打铁器的叮当声，他
又恍然回到少年时代腊月的一天。那
天，他从铁匠铺师傅那里拿回一把新打
好的菜刀，父亲一把捞起铁锅里热气腾
腾的腊猪头肉，飞快地割下一块，少年的
他捧着滚烫腊肉，撕扯着给巷子里的小
伙伴们分享。

这一次，老程带回一架无人机，去办
好了相关手续。他将无人机从老街河流
上的老桥升空，沿街拍摄照片，他要把老
街的影像带回天津，好让儿孙们知道，他
们程家的根是在老街里萌发的。在老程
拍摄的老街画面里，我看见老街那条小
河泛着光静静流淌，还有那些老人按着
老街悠然转动的时钟过着安然的日子。
我还看见在几条老巷里，工人们搭起脚
手架，他们正往老旧街区的外墙面喷涂
银灰色的真石漆，这是对老街实施改造
的一项民生工程。老街上那些老房子大
多有六七十的年岁，这些年来似乎老得
特别快，我偶尔路过苔藓斑斑的老墙边，

偶有感觉灰白墙皮簌簌而落。这个民生
工程，温暖了老街人的心。

我们在老街上遇到了樊大哥。樊大
哥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而今他作为老
街的楼栋长，在老街的烟火氤氲里，力所
能及地为居民们做着事，比如收取水电
费，比如笑眯眯地调解着居民们的一些
家事。樊大哥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
老街难道就随它这样老去吗？当看到老
街已经启动整治工程后，樊大哥的眉宇
舒展开了。想起有天晚上 11 点，街道办
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工作人员还在撰写
那份关于老街整治改造的报告。而今，
这份报告上的部分内容已落地，由此护
佑着老街的肌理，也让它长出富有生命
力的新叶。

老街的热心人还真不少，我对老程
说。比如向大哥，在夏天老街的一场特大
洪水袭击中，在那个滂沱暴雨之夜一直没
睡，他打着手电筒来来回回察看临街河流
的水位线。凌晨4时，河水翻滚着扑向老
街，向大哥拿上小喇叭沿着老街跌跌撞撞
奔跑，高声呼喊：“河水来了！”一些老街居
民还在睡梦沉沉中，他用一根木棒捶打着
他们的家门，直至老街最后一批人安全撤
离。后来，向大哥被我们这个城市评为年
度好人，他只说：“其实这些都没啥啊，老

街人都是一家亲……”
入冬后的一天，我看见向大哥推着轮

椅，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头脑梗发作后已半
瘫，一度没了生活的信心。向大哥知道
后，蹲在他床前说：“王大哥，自己的命得
自己把握着，我们老街人来陪你！”于是，
向大哥只要有空，就推着王老头的轮椅去
老街老巷里走走转转，老街上奔涌的烟火
气让王老头的生命恢复着生机。

岁末的这一天，我们站在河流老桥
边，耳畔传来不远处河流上游挖掘机施
工的轰鸣声，在那里正在实施老街河流
段的分洪工程，就是沿着河边山体下面，
掘出一个洪水期间调节水位的分洪隧
洞，让汛期时的滚滚洪水通过隧洞流入
一条大江，实现老街河流段一劳永逸的
防洪，再遇洪水季节，老街人可以睡上安
稳觉了。

我带着老程去老街看望一棵树冠如
云的黄葛树，它已有 36 年树龄，是当年
18 岁的我刚来到老街时和同事们一同栽
下的，据说一棵树的生长里，也会留下栽
树人的 DNA。所以我对这棵黄葛树感
到很亲切，常去树下走一走，往铠甲一样
的树身上靠一靠，默默吮取着一种力
量。我们站在这棵树下合影留念，树添
年轮，我增岁月。

老 街 烟 火
□ 李晓

过春天门隧道
（外一首）

□ 李光辉

迎接春天的最好方式
不是过水门
因为它
不是坐飞机来的

过春天门
才是迎接它的最高礼遇
它坐着敞蓬跑车
来检阅大地和万物

进入拱门时
隧道外的山坡上
便长出了嫩绿的青草
供牛羊们觅食

不远处的天灯堡
托举着初升的太阳
让我们看到了
希望的曙光

太洪大桥下的野鸭
扑腾着欢快的翅膀
在静流的江水里
捕捉春天的第一丝温暖

奔跑在南两高速上
绝不会陷入两难
因为春天既然来了
就要一路前行

一股寒潮

在腊月里
有一股空气
感觉自己有些寒冷

为了御寒
它便撒开腿脚
开始了奔跑

翻过山岭
越过江河
来到我们身边

一路上
瑞雪漫天飞舞
腊梅满枝盛开

跑着跑着
它的全身发热了
春的天气变暖了

一股寒潮
就这样变成了热潮
就这样变成了春潮

年画里的祝福
□ 杨丽丽

此刻
年画里的吉祥如意
都跃出了纸面
鲜红的底色
吟唱出幸福的歌谣

“年年有余”
“新春大吉”
“万事如意”
这鲜活的祝福
带着五谷丰登的安康
带着人寿年丰的希望
贴在新春的大门上
贴在洁白的墙面上
也贴进每个人的心里


